
歌 德

哀格蒙特

人 物

玛加丽特·封·帕尔玛—查理五世之

女，尼德兰的女摄政。

哀格蒙特伯爵—高累亲王。

威廉·封·奥兰宁。

阿尔巴公爵。

斐迪南—前者的私生子。

玛克阿维尔—女摄政的亲信。

理查德—哀格蒙特的秘书。

希尔瓦}
果麦斯
阿尔巴的亲信。

克莱尔辛（克拉雷）—哀格蒙特的情人。

她的母亲。

布拉肯堡—一个市民的儿子。

苏斯特—小商人

野特—裁缝

木匠 }
肥皂工人

布鲁塞尔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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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依克—哀格蒙特部下的士兵。

劳依宋—耳聋的残废军人。

万森—书记。

人民、随从及卫兵等。

地点在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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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幕

〔射箭。

〔士兵和市民们，手拿弓弩。

〔野特，布鲁塞尔的市民，裁缝，上前张开弓。苏斯特，布鲁塞

尔的市民，小商人。

苏斯特 唔，射吧，射完算数！你胜不了我！连中三次黑圈，你

一辈子没有都射中过。看来今年我要当名手了。

野 特 当名手，并且当大王。谁来嫉妒你呢？你也要为此付出

双份酒钱；你要为你的绝技付出代价，这是理所应当

的。

〔包依克，一个荷兰人，哀格蒙特部下的士兵。

包依克 野特，把你这次射箭让给我吧，赏赐大家分，请众位先

生喝一次：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很长时间了，受到很多照

顾。如果我射不中，那就当是你自己射的。

苏斯特 我应该插句话；因为这么一来我可要输了。不过，包依

克，只管射吧。

包依克（射）好，报靶员，抱歉！—一！二！三！四！

苏斯特 连中四次圈？好吧！

众 人 万岁，大王万岁！万万岁！

包依克 多谢，各位先生，名手可承当不起！多谢诸位赏赐的荣

誉。

野 特 你应该感谢你自己。

〔劳依宋，一个弗里斯兰人，耳聋的残疾军人。

劳依宋 听我对你们说！

苏斯特 怎么讲，老伯？

劳依宋 听我对你们说！—他的射箭技巧就象他的主人，象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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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格。

包依克 我与他相比不过是个笨蛋。他的枪法天下无敌，没有人

能比得上他。这并非只是在他侥幸或是心情好的时候如

此，不！他一瞄准，总是射中黑圈。我曾得到他的教

诲。在他身旁当差，什么也学不到，那可是个笨蛋。—

众位先生，不要忘了一个国王要养他的子民；所以拿酒

来，记在大王的帐上！

野 特 我们已经约好，每人—

包依克 我是外地人，而且是大王，我不管你们的例律和习俗。

野 特 你真是比西班牙人糟糕；他们对于这些，到现在还得不

加干预。

劳依宋 他说什么？

苏斯特 （大声）他要替我们付钱；他不让我们大家凑钱，大王

只付双份。

劳依宋 随他吧！可是只此一回！他的主公也是这种作风，慷慨

大方，只要手头富裕，毫不吝惜。（人们送上葡萄酒）

众 人 为大王的健康干杯！万岁！

野 特 （对包依克）毋需说，这是指的你这位大王。

包依克 假若是这样，我衷心感谢。

苏斯特 确实！一个尼德兰人是很难真心为我们的西班牙君主的

健康干杯的。

劳依宋 谁？

苏斯特（大声）腓力普二世，西班牙君主。

劳依宋 我们的仁慈的国王陛下！愿天主赐他长命百岁。

苏斯特 你不是更拥戴他的父皇查理五世吗？

劳依宋 愿天主保佑他！他真是一位仁和之君！他统领过全世

界，他是你们的所有；他在路上碰见你们，就向你们问

好，仿佛邻里间互相问好一样；如果你们感到恐惧，他

就懂得用十分和蔼的态度—真的，你理解我的话—他有

时步行外出，有时骑马外出，想怎样就怎样，只带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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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行人员。当他把此地的政权转交给他的皇子的时

候，我们大家都曾流过眼泪—我说过，你理解我的话—

现而今的国王可与他不同，这位是更有威严的。

野 特 他到这里的时候，不摆出盛大的国王排场，是从不露面

的。听说，他很少讲话。

苏斯特 他不配做我们尼德兰人的君主。我们的君主必须如同我

们一般快乐而自由，自己热爱生活，也让别人享受生

活。我们不愿意受到轻视和压迫，哪怕我们是这样好心

的傻瓜。

野 特 我想，这位国王，只要他有一位较好的辅佐臣子，也可

以是一位仁慈的国王。

苏斯特 不，不！他对于我们尼德兰人不存在感情，他的心不向

着我们民众，他不爱我们；我们怎会爱他呢？为什么大

家都喜欢哀格蒙特伯爵？我们为什么爱戴他？由于大家

看出，他对我们友好；由于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快

乐、自由的生活、仁慈的心肠；由于他没有一样不拿出

来分给需要的人，对于不需要的人，他也一样分与。祝

哀格蒙特伯爵万岁！包依克，你该是头一个举杯祝贺的

人！为你的主人的健康干杯。

包依克 我全心全意庆祝：哀格蒙特伯爵万岁！

劳依宋 圣康坦的征服者万岁！

包依克 格拉物林的英雄万岁！

众人 万岁！

劳依宋 圣康坦是我的最后一场战斗。那时我已经寸步难行，已

经拖不动沉重的枪杆。但是我还是给那些法国人吃了颗

枪弹，在临别的时候，我的右腿上依旧被一发子弹擦伤

了。

包依克 格拉物林！朋友们！那场仗打得真漂亮！胜利绝对属于

我们。那些法国狗不是在法兰德全境放火焚烧过吗？但

是我认为，我们惩罚了他们！他们那些年老的顽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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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抵抗了许久，我们冲上去开枪射击，一阵厮杀，打得

他们愁眉苦脸，战线动摇。当时哀格蒙特所骑的马被他

们射倒，我们人对人，马对马，队伍对队伍，在海边广

阔平坦的沙地上混战了很长时间。突然间，从河口那

头，崩！崩！听到一阵大炮，好象从天而降，不停地向

法国人那边轰过去。那是英国人，他们在海军上将梅林

的指挥之下，碰巧从邓扣克那边航驶过来。自然他们对

我们并没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只能把最小的战船开来，

开得还不近；而且还有炮弹打到我们的军中—然而也有

好处！他们打乱了法国人的阵地，增加了我们的勇气。

当时砰砰澎澎地一阵混战！他们全军不是被打死，就是

跳入河中。那些喝到水的滋味的家伙，都被淹死；可我

们荷兰人，就跟在他们后面。我们是水陆两栖，我们在

水里仿佛青蛙一样；我们把那些跳到河里去的敌兵，如

同打水鸭一样，把他们击溃扫光。有些漏网的散兵，在

逃走的时候，也被农妇们用锄头和粪叉打死。法国皇帝

陛下不得不立即伸出他的龟爪讲和。和平全赖我们，全

靠伟大的哀格蒙特。

众 人 万岁！伟大的哀格蒙特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野 特 假如是他，而不是玛加丽特·封·帕尔玛当了摄政，那就

好了。

苏斯特 不行！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不愿听到有人抨击玛加丽

特。现在该到我了。祝我们仁慈的女摄政万岁！

众 人 女摄政万岁！

苏斯特 的确，她们一族中有些杰出的妇女。女摄政万岁！

野 特 她很聪明，她做的事情都合乎法度；如果她跟僧侣们不

那样紧紧地靠拢就好了。我们国内目前有十四顶新的主

教法冠，这也有她的责任。要这些主教头衔有什么用？

还不是为了可以把外国人擢升到好的位置上去？本来大

修道院院长是从司铎会里选出的。偏要让我们相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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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宗教的缘故。这真是从何说起。我们原来有三位

主教，已经够了，事情也搞得不错，有条不紊。而今，

每一位却都得摆出一副面孔，似乎少不了他一样；因此

时时刻刻发生嫌隙和争端。你们越是去搅和，事情就越

糟。（大家喝酒）

苏斯特 但是，这是国王的心意；她也无能为力。

野 特 我们目前连新赞美歌都不许唱。这些歌韵律真美，具有

非常感人的调子。这些歌不容我们唱；而下流歌曲，却

随便我们唱。这是什么道理？他们说，这些歌里包含有

邪说，还有什么，真是天晓得。但是我却唱过一些；这

些是新的东西，我却看不出有所妨碍。

包依克 我也想问问他们！在我们州里，我们想唱什么，就唱什

么。这是由于哀格蒙特伯爵是我们的总督，他对于这些

事情不加过问。—在根特、伊普勒，在法兰德斯全境，

他们爱唱什么，就唱什么。（大声）再也没有什么比宗

教歌曲更无害的东西了，对不对，老伯伯？

劳依宋 的确！这是一种崇敬，一种感化。

野 特 可是他们说，这样的歌曲不合正法，不合他们法式；而

且因为这些歌曲永远是有危害的，因此还是不唱为好。

宗教裁判所的人员到处私访；许多正直的人早就身罹大

祸。就差还没有压迫人们的良心了！他们不准我做我要

做的事，但是至少该让我随我的心意去思想、去歌唱。

苏斯特 宗教裁判在此地行不通。我们不同于西班牙人，天生成

那副骨头，叫他人来压制我们的良心。贵族们也一定会

及时设法除去他们的羽翼。

野 特 这是十分讨厌的事情。如果那些仁兄心血来潮，闯到我

的家里来，我坐在案旁工作，正在哼着一首法国的赞美

歌，并不考虑这种歌是好是坏；我哼这样的歌曲，因为

它就在我的嗓子口，我马上就成了异教徒，被带进监

牢。或者我走过乡十，在一群民众旁边逗留，他们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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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个从德国来的新传教士讲道，我马上就被加上叛逆

的罪名，有被砍掉脑袋的危险。你是否听过这种人讲道

吗？

苏斯特 他们是正直的人。近期我听过一位在田野里对无数人演

说。相比我们的教士，在讲台上指手划脚，用些零碎的

拉丁名词塞得人感到气闷，那真另有味道。他说的是真

心话；他说，我们如何被人牵着鼻子走到现在，被堵在

黑暗之中，我们如何才能多见到一些光明。—这一切事

情，他都引用圣经上的言辞来证明。

野 特 其中或许有些道理。我常常在自言自语，考虑这种事

情。它在我的脑海里早就盘旋了许久了。

包依克 全体民众也都随着他们跑。

苏斯特 我相信这是真实，由于人们可以听到好的和新的东西。

野 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竟能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方

式讲道。

包依克 来吧，各位先生！你们只顾瞎扯，忘了葡萄酒和奥兰

宁。

野 特 我们不可以忘记他。他真是一道卫墙：人们只要想起

他，马上就觉得，能够躲在他的后面，不会被魔鬼拖出

来。万岁！威廉·封·奥兰宁，万岁！

众 人 万岁！万岁！

苏斯特 而今，老伯伯，你也来干杯吧。

劳依宋 老兵们万岁！全体士兵万岁！战争万岁！

包依克 说得好，老伯伯！所有士兵万岁！战争万岁！

野 特 战争！战争！你们可明白你们在喊叫什么？这口号你们

脱口而出，这是非常自然的；可是对我们激起怎样的反

感，我无法说出。整个一年，听到的都是战鼓之声；传

进耳朵里的没有别的事情，不过是这里来了一批队伍，

那边来了另一批队伍，他们如何越过一座小山而来，在

那边磨坊附近驻扎，这里战死了多少，那边又死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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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他们如何冲锋，一方得胜，另一方打败，他们自己

也弄不明白谁赢得了什么，谁又损失了什么。一个城市

如何被占领了，市民们如何受到残杀，可怜的妇女和无

辜的孩子又是什么情形，也都全然不知。这是一种忧惧

和苦难，每一分钟人们都在想着：“他们到来了！也要

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苏斯特 所以一个市民也要常常练习武艺。

野 特 真的，有妻子儿女的人都在练习。但是我对于士兵；情

愿闻名，不乐意见面。

包依克 这话可要让我生气。

野 特 这并不是说的你，老乡。假如我们去掉了西班牙的驻

军，我们又能够自由呼吸了。

苏斯特 的确！他们给你的负担最重？

野 特 你还是管管你自己的事吧！

苏斯特 他们以前强行住在你家里。

野 特 闭嘴。

苏斯特 他们以前把他从厨房里、从地窖里、从房间里—从床上

赶走。（大家哄笑）

野 特 你是一个浑蛋。

包依克 安静些，先生们！非要军人来和解吗？—既然你们不想

听到有关我们的事情，那么你们也来干杯吧，为市民的

健康干杯。

野 特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安全和平静！

苏斯特 秩序和自由！

包依克 非常好！我们也感到满足。

〔他们互相碰杯，幸福地重复这两句话，可是每个人都分别各

喊一句，形成一种轮唱。老残废军人听着，最终也跟着一同叫

喊。

众 人 安全和平静！秩序和自由！

〔女摄政的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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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加丽特·封·帕尔玛，身着猎装。宫人。侍童。侍仆。

女摄政 你们取消狩猎，我今日不骑马了。对玛克阿维尔说，要

他到我这里来。（众人下）一想起这些可怕的事情，我

就心神不定！什么也不可以使我快慰，什么也不能让我

消遣，这些景象，这些忧虑，总是萦绕在我的面前。如

今国王要说，这睦都是我的温情、我的宽大所造成的结

果；可是我的良心无时无刻不对我说，我所做的全是最

有益的、最好的事情。莫非我先前应当用愤怒的狂风煽

动这种火焰让它蔓延吗？我希望令它改变，使它自行湮

灭。真的，我所深信的一切，我所了解的所有，都使我

断定我是无罪的；但是我的兄弟将抱着什么看法呢？因

为，这岂能否认？外国传教士的气焰日强一日；他们亵

渎了我们的圣教，搅昏了平民的愚笨的心智，在平民中

间召唤出摄人神智的恶魔。污浊之徒混入了暴动者里

面，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想起来就叫人胆战，这些事

情，我现在已经详细地呈报朝廷，迅速则详细，免得风

声先进朝廷，免得国王在想，我们还渴望瞒着他什么。

我想不出严厉的或者温和的方法来消弭这种祸患。哦，

我们这种浮在人海狂澜上的大人物是什么样人？我们以

为在统治他们，他们却颠簸得我们忽上忽下，东漂西

荡。

〔玛克阿维尔上。

女摄政 交给国王的信写好了没有？

玛克阿维尔 一小时以内能够送给您来署名。

女摄政 你做的报告能否够详细？

玛克阿维尔 长长一大篇，很详细，适合国王的口味，我叙述怎

样起初在圣俄默出现破坏圣像的暴动。什么样一群疯狂

的暴徒，备有棍棒、大斧、大锤、梯子、绳索，在少数

持有武器的人伴随之下，先袭击小教堂、教会和修道

院，赶走教友，冲开锁闭的大门，把所有弄得天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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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掀倒祭坛，捣毁圣像，破坏所有画像，凡是有关祭

献、祝圣的东西，全被他们打毁、破坏、践踏。在报告

中还汇报了这批暴徒如何在途中越来越多，伊普勒的居

民怎样开门迎接。他们如何以想不到的速度破坏了大教

堂，焚毁主教的藏书楼。怎样有一大群民众，爱相同荒

谬行为的激动，向美宁、科米涅斯、威尔维希、利勒等

地分散骚动，没有一处地方受到抵抗，如何几乎在法德

斯脸境在一刹那之间就宣布并且干起了惊人的反叛举

动。

女摄政 唉，你这番重复叙述，又令我重新感到痛苦莫名！还要

加上这种恐惧，恐怕祸患只有愈来愈深。告诉我你的想

法，玛克阿维尔！

玛克阿维尔 请殿下原谅，我的想法很象是一种杞忧；虽然您对

我的职务向来感到满意，但是您却很少听从我的劝告。

您时常开玩笑地说：“你看得太远了，玛克阿维尔！你

应当做一个历史家：“干实际工作的人，应该考虑目前

的事情。”然而，我不是把这种史实预先说过吗？我不

是预先看出了一切？

女摄政 有许多我也提前看出，却没有办法改变它。

玛克阿维尔 千言万语，归根结蒂：您不要压制新教。承认新

教，把新教教徒和正教徒分开，给他们教堂，将他们纳

入市民阶层，用来约束，这样您就马上把暴动者平息下

去了。任何别的方法都是枉然，您徒使全国惨遭蹂躏。

女摄政 你莫非忘记了，我的兄弟曾以何等的憎恶之心亲自驳斥

否能容忍新教的问题？你莫非不知道，他在写给我的每

一封信里都热切地劝我维护真正的信仰？你莫非不知道

他决不想牺牲宗教以求安宁和统一？他不是亲自在各处

州府布置了我们不知道的密探，打听谁在倾向于新思想

吗？他不是以前使我们惊讶不置，指出这个那个的姓

名，说他们在我们左右隐秘地犯了异端之罪吗？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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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采取严厉手段了吗？莫非我应当宽大？难道我应当

谏议，劝他宽恕，劝他容忍？这不会令我失去他对我的

一切依赖、一切信任吗？

玛克阿维尔 我知道；国王下过命令，他让您懂得他的意向。他

要您用一种方法恢复安宁与和平，这种方法将让人心更

加激动，并且不避免地将在全国各处煽起战火。考虑考

虑您所行的事吧。最大的商人早就受到沾染，还有贵

族、人民、士兵。既然我们周周围的所有情况已经起了

变化，您还死守着他的想法，又有何用处呢？但愿有一

位贤智之上劝谏腓力普：统治两种信仰的国民，较之令

他们互相磨擦，对于一位国王愈加适合。

女摄政 这种话再不要提起。我明白，政治是很少能够保持忠诚

和信念的，政治只能把坦率、仁慈、宽大从我们的心里

诚赶走。在世事之中，遗憾得很，这种情境是千真万确

的，莫非我们可以象我们彼此之间那样跟天主闹着玩儿

吗？我们确实定的教义，已有过许多人为它牺牲生命，

难道我们可以用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它吗？莫非我们可

以为了外来的、不确切的、自相矛盾的新教就将它放弃

吗？

玛克阿维尔 请不要仅为我刚才所说的话更加误解我。

女摄政 我了解你和你的忠诚，并且知道，一个人尽管迷失了达

到拯救灵魂的最佳的捷径，还可以做一个正直的有理智

的人。玛克阿维尔，此外还有一些人，我应当尊敬他

们、同时又应该责备他们。

玛克阿维尔 您说的是谁？

女摄政 我能够坦白说，哀格蒙特今天引起我一种非常深的内心

的厌恶。

玛克阿维尔 由于何种举动？

女摄政 因为他的惯常的举动，由于他那种若无其事和轻率的态

度。我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正在我在许多人和他的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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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下从教堂里走出来的时刻。我按捺不住我的苦痛，

我大声埋怨，转身对他说道：“瞧，在您的州内发生了

什么事情！伯爵，国王对您寄托着所有厚望，您难道能

忍耐这种事情吗？”

玛克阿维尔 他如何回答？

女摄政 似乎一点也没有什么，好象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回答

说：只要先让尼德兰人对于他们的宪法放心就好了！其

他的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

玛克阿维尔 他说的虽不聪明恭敬，或许倒是实话。如果尼德兰

人看到，我们所在意的并不是他们的幸福，并不是他们

的灵魂的救赎，而是在于他们的财产，那么怎么会产生

信任而且使它保持永久呢？那些新的主教，他们除了享

受高薪厚禄吃山珍海味，可曾拯救过更多的灵魂，而且

他们大多数不都是外国人吗？所有知州的职务还任用尼

德兰人；不过西班牙人不是做得显而易见，表示出他们

对于这些职位怀有极大的按捺不住的觊觎之心吗？一国

国民，谁不愿意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由他们自己的人

管理，这不比由那些初来本国就忙着搜刮民脂民膏人以

饱私囊的外国人，带来外国的尺度规章，既不友好、又

没有同情心地管理他们更好吗？

女摄政 你站到对立者的方面去了。

玛克阿维尔 决不是连心也向着他们了；我是希望能使我的理智

全然拥护我们这一边的。

女摄政 如果你这么想，那么我最好把摄政的位置让给他们；因

为哀格蒙特和奥兰宁抱着很大的期望，想获得这个位

置。以前他们是敌人；现在他们团结一起反对我，变成

朋友，无法分开的朋友了。

玛克阿维尔 两个危险分子！

女摄政 坦白地说—我害怕奥兰宁，我也为哀格蒙特担心。奥兰

宁没做什么好事，他的思想非常远大，他是一个心怀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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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人，好象同情一切，从不反对，只要是他想做的

事，他总是以极深的敬畏之心，小心翼翼地去干。

玛克阿维尔 哀格蒙特正和他相反，他坦然阔步，好象世界是属

于他的似的。

女摄政 他挺胸抬头，好象他不是陛下的臣属。

玛克阿维尔 民众的眼睛全都看着他，他们的心也都倾向于他。

女摄政 他从不虚伪，好象是谁也没有必要向他追究责任。他继

续哀格蒙特这个名字。他听别人称他“哀格蒙特伯爵”，

心里非常喜欢，好象他不愿忘记，他的祖先是盖尔德的

领主。他应当称为高累亲王，他干嘛不用这个名字呢？

他为何这样做？他想要重新找回失去的权利吗？

玛克阿维尔 我认为他是国王的忠臣。

女摄政 假若他想这样做，他会怎样有功于政府；而现在他却已

经让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讨厌，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

他的交际和宴会把贵族们联络在一起，比最危险的秘密

集会方式还好。宾客们为他的健康祝酒，直喝得酩酊大

醉，直喝得头脑发晕，永不消散。他如何常常用他的戏

言煽动人民大众的感情，愚民们是如何被他的手下人的

新制服和愚蠢的徽记弄得兴奋激昂！

玛克阿维尔 我相信这并没有什么居心。

女摄政 这也就够恶劣的了。我已经说过：他伤害我们，对他自

己并不利。他把正经的事情不当回事；而我们，为了不

显得疏远和怠慢，对于不起眼的小事也必须当作正经

事，就这样一件事接一件事；我们想法避免的，也无法

避免实现。他比一个自称叛乱头子的人还要危险；如果

在朝廷上没有想到他这些行为，那一定是我的大错。我

不能否认，没有一刻他不使我感到神经紧张，大大的神

经紧张。

玛克阿维尔 在我看来，他对于所有事情都是以他良心为出发点

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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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摄政 他的良心有一面好看的镜子。他的举止是没有礼貌的。

他常常表现出，好象他完全相信，他是一位主公，只为

了表示好意，不愿让我们感觉出来，不愿反映我们直接

驱逐出境；结果总会这样的。

玛克阿维尔 我请您不要把他的坦率，把他那种轻松处理所有大

事的快乐的气质阐述得过分危险。您这们只有损害他和

您自己。

女摄政 我没有多说什么。我说的只是不可避免的要，而且我清

楚他的为人。他的尼德兰贵族身分和他佩带的金羊皮勋

章增加了他信心、他的胆量。这两者可以保护他、对付

国王勃发的任意的愤怒。仔细探究起来，有关法兰德斯

的全部祸根，只是他一个的人责任。开始他骊于外国传

教士不理睬，没有认真考虑，也许他看到我们有了一些

麻烦事怀而暗暗高兴。让我说吧！我心里的话，要趁着

这个机会痛痛快说一说。我不想没有目的；我清楚他对

什么敏感。他也是神经过敏的。

玛克阿维尔 您是否下令召集枢密会议？奥兰宁来了吗？

女摄政 我已术发人到安特卫普法召他。我要把这个重任尽量交

给他们，要他们给我认真会防这种祸患，不然就承认自

己为叛逆。赶快去把信写好，拿来给我签字。然后赶快

派确实可靠的瓦斯卡到马德里去；他是不知劳累的忠

臣；让我哥哥首先从他那里得到消息，不让别的消息先

传到他的耳里。在他出发以前，我还要亲自有话吩咐。

玛克阿维尔 您的命令一定会谨慎地尽快照办。

〔民家。

〔克拉雷。克拉雷的母亲。布拉肯堡。

克拉雷 您不愿意帮我抓住这一绞线吗，布拉肯堡？

布拉肯堡 清楚原谅我，克莱尔辛。

克拉雷 您又怎么啦？您为什么拒绝这件小事、不愿意帮忙呢？

布拉肯堡 您会用这根线把我紧紧地绑缚在您的面前，我不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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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您的目光。

克拉雷 胡说！来抓住吧！

母 亲 （在靠背椅里织衣）唱一支歌吧！布拉肯堡伴唱得多好。

平常你们总是高兴的，总有什么引我发笑的事情。

布拉肯堡 平常。

克拉雷 我们唱吧。

布拉肯堡 随您想唱什么。

克拉雷 好好地尽情一些，尽情地唱吧！这是一首军歌，我喜欢

的歌曲。

〔她卷起线，跟布拉肯堡同唱。

吹响军笛！

敲响战鼓！

我的爱人

带领部队，

高举长枪，

指挥军旅。

我的血在沸腾！

我的心在怦跳！

呵，但愿我有件小背心，

还有军裤和军帽！

我想勇敢举步，

随他步出城门，

走遍各州各郡，

到处随他同行。

敌人已经溃败，

我们对着开枪！

身为一个男儿，

真是幸福无边！

〔布拉肯堡在唱歌的时候常常注视着克莱尔辛；最后他泣不成

声，眼里流出泪来。他丢下线，走到窗前。克莱尔辛独自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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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完，她母亲有点不高兴地对她示意，她站起身来，向他走上

几步，又有点不决的样子转身坐下。

母 亲 街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布拉肯堡？我听到有脚步的声

音。

布拉肯堡 这是女摄的巡逻。

克拉雷 在这个时候？这是什么意思？（他站起身来走向窗前，靠近

布拉肯堡）这不是平时的巡逻，人数增加了许多！差不

多全员出动。哦，布拉肯堡，去！打听一下发生什么事

情！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去，好布拉肯堡，帮帮

忙吧。

布拉肯堡 我去！我马上回来！（他在临走时向她伸出手，她也伸出

她的手）

母 亲 你又把他打发开了。

克拉雷 我爱打听，而且，要埋怨我，他在这里，使我不好受。

我从不知道我该怎样对待他。我对不起他，看到他有这

种深切的感受，我的心都要碎了。—可 是我也没有别

的办法！

母 亲 他是一个很忠诚老实的孩子。

克拉雷 我也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热情地对待 。每当他一往情

深轻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的手也常常情不自尽地紧握

住他的手。责怪自己，怪我骗他，在他的心里培养着一

种徒劳的希望。我觉得难过。天知道，我并没有欺骗

他。我不愿意他抱有任何希望，可是我也不能让他绝

望。

母 亲 这是应该的。

克拉雷 我曾喜欢过他，现在心里还对他有好感。我本可以跟他

结婚，可是我确信我对他从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

母 亲 你跟他在一起是会感到幸福的。

克拉雷 可能在生活方面很好，能过着安静的日子。

母 亲 这一切都被你自己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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